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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7_83_BD_E7_c57_612268.htm 从自发的艺术家聚集地到中

国当代艺术品集散地，798早已经从被艺术改变的工厂，演变

为被资本牵引的艺术贩卖区。而资本没有义务为艺术家打造

那个想象中的乌托邦。10月的798艺术区并没有秋日的萧瑟。

虽然中国当代艺术在这个金融动荡的秋天已现疲态，但798各

个画廊的大小展览仍然轮番登场。在这片时尚之地依旧喧嚣

的同时，一些艺术家也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对于798艺术区管

理的责难，使艺术家、艺术机构与管理方和物业的矛盾再一

次人为地被聚焦。从蜜月到分道扬镳艺术家郝光的“799空间

”位于798艺术区的深处，在一条街道的尽头。空间门口的玻

璃窗内已经挂了牌子“出租空间”，下面是郝光本人的手机

号码。“我要走了，不在这了，伤心了。”持有法国护照的

华人艺术家郝光坐在自己600平米的空间内摇摇头说。10月底

，这个空旷的屋里已经冷得出奇，四周摆放着他创作的有关

汶川大地震的油画。在决定离开798的同时，郝光在博客上写

了一篇文章，以公开信的方式历数798管理方以及物业的“罪

状”。内容涉及物业方面拆除和破坏园区内的特色建筑风格

、野蛮施工、乱收费、哄抬租金等等。面对记者，他列举这

些“罪状”的证据，“比如，798院子里都是典型的包豪斯建

筑，就应该是水泥钢筋和玻璃，物业为什么要用白铁皮包装

呢？大铁皮不属于包豪斯风格啊。为什么要在很典型的大走

廊上铺上花砖呢？我就较这个真！” 郝光大声说。在郝光看

来，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装修风格的个人好恶，可以从此反



映出798管理者对于艺术的“一窍不通”和“对于文化艺术的

不尊重”。其实，就在几年前，798的物业对艺术可不是“一

窍不通”和“不尊重”的。在郝光的记忆里，艺术家，艺术

机构与798管理部门七星物业的蜜月期开始于第一次物业大会

。“应该是2005年10月，(物业)第一次开了大会。艺术家都敢

提意见。”郝光说，他提了两条：第一，能否打开园区南门

；第二，能否把798这几个字挂在园区门口。这两条建议当场

被物业部门采纳。“我们都给他们鼓掌，觉得这简直是世界

上最好的物业了。”郝光说。好景不长，2007年4月28日

“2007北京798艺术节”移在798艺术工厂举行。这是第一次由

企业投资，政府参与的798艺术节，曾经由黄锐等798元老私

人创办的艺术节被官方接手。“那次艺术节之后，物业那边

和艺术家再也不接触了，没人理你了。”郝光说。在他看来

，蜜月期是因为物业需要艺术家和机构的承认，而第一次成

功举办艺术节意味着物业方面对于798的全面掌控，“不再需

要我们了。”郝光说。 “与时俱进”的房租和“怀旧”的艺

术家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798园区进行大规模升级改造，路

面全部翻修。通往郝光艺术空间的管道被挖断。郝光要求予

以修缮，他说得到的回答是要个人交费。“挖了9个月啊，我

跟工头都熟了，挖断我的管道，市政都说给我修，来了个物

业的经理非要我交钱。”郝光到现在也仍然气愤。最终，郝

光交纳了2800元接通了管道。但是，暖气从去年到现在据说

仍没有接通，原因是郝光未交纳“增容费”。“法律规定黄

河以北都必须供暖，增容费是违法的，我就不交。”郝光裹

着一件外套捧着热茶说，“我后来才知道，798的这个七星物

业根本没有物业资质，我不承认他们，我为什么要交钱。



”2008年，郝光甚至连自己空间的房租都开始拒绝交纳。这

样做的后果是，他接到了一份通知函10月30日将强制搬迁。

于是，在他准备离开的同时，也有了那篇声讨798物业的“公

开信”。而作为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其负责人对于媒

体向来十分谨慎，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员在拒绝署名的前提下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邮件采访。对于郝光提出的物业

破坏园区整体风格的责难，办公室负责人的回答是，“在环

境改造工程的筹备阶段，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和七星物

业尽可能地广泛征求了园区机构和众多艺术家的意见，并就

园区环境改造方案向国内外数家知名园区设计机构进行征集

，通过了规划设计方面的专家论证，最后确定的改造方案是

综合了设计机构、专家、和园区内多数机构的意见做出的。

环境改造中，拆除违章建筑和部分80、90年代建筑，更加凸

显了包豪斯风格建筑特色。由于园区机构有400家左右，很难

集中所有机构的意见，且众口难调，个别艺术家也有其独特

的审美品位，因而也有人对部分环境改造带来的变化不理解

。”七星物业所提的“广泛征求园区机构和众多艺术家的意

见，并就园区环境改造方案向国内外数家知名园区设计机构

进行征集”之事，倒也所言不虚。2006年年底，建筑师费菁

就曾被北京规划委员会邀请帮助798园区做规划设计。她当时

将798园区中的建筑分为三类，一类为不能改动的建筑，包括

四处典型的带有锯齿天窗的大厂房；第二为可以稍做改动的

普通包豪斯建筑；第三类为可以拆除的建筑。费菁认为，“

七星集团那边如果要拆除非保护的建筑，经过报批允许的话

，可以拆除。”在为798园区做规划的调研中，一些艺术家和

艺术机构就对费菁提到自己对798未来的担忧。“他们说的一



个是这里缺乏基础设施，比如吃饭的地方，希望增加。再有

，担忧的就是未来房租会比较高。”她理解艺术家的心情，

但对此局面，似乎毫无办法。到目前为止，郝光所知道的园

区内新进驻的空间租金已经达到7元每平米每天。而且大都改

为一年一签的合同。而五年前，离婚后的郝光从法国搬回北

京在798这个大院子里租房落脚时，那时的798，没有美女如

云的展览开幕式也没有举者旗子的旅行社导游，充满了条块

分割的断头路，路上蓝色大褂的工人推着车子运货，院子内

弥漫着国营老厂的萧条氛围。郝光以每平米每天8角钱的价格

租下了一个空间，养了几只鹩哥，每天教几只鸟说话，“有

画的卖！”之后五年，便是798从老厂区变为北京时尚地标的

翻天覆地的五年。艺术家的“价值”值多少房租？“我就等

着强制我搬迁呢。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报警了。”五年后的

老租户郝光满不在乎。用他的话说，他在乎的是“798的未来

”。五年前，中国当代艺术远未火爆，798默默无名。艺术家

看中了这个充满钢筋水泥的包豪斯建筑聚集地，墙壁上粉刷

的文革时期的标语与巨大厂房让艺术家找到“当代艺术”的

灵感。游走在体制外的艺术家们自发聚集于此，厂房管理者

一边小心翼翼地收取低廉的租金一边考虑将这群没有工作的

画家视作驱逐的对象。“那时候经常想轰我们走，断电啊，

不让车进啊。但是很有意思，那时候工厂是人家的，艺术家

住在工厂里本来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虽然有矛盾，但是我

们觉得很好玩。”郝光说。那时候艺术家们担心的是自己的

明天，担心万一这里被拆除，自己再次流落他处。伴随着担

心，他们积极地举行一些艺术活动，展览和艺术节使这片工

厂一再受人瞩目。因为声名鹊起和艺术家的呼吁，2006年7月



和12月，朝阳区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先后认定798为区级和市级

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区”，并拨出专项引导资金合计超

过1.2亿元,对798进行全面改造和管理。政府的态度被艺术家

看作一种承诺。在郝光看来，这意味着“非法的艺术活动终

于合理了”。艺术家们的未来似乎有了真实的保障。而这些

艺术家们也由此认定，798的新生是由于自己的入住带来的。

“我们是798的灵魂人物，应该保护我们这些老人儿，”郝光

说，“我们最早进入的这些人房租可以涨，但是要按照通货

膨胀率去涨。”他同时认为，应该由艺术家和机构组成一个

租户委员会，一起把关以后新进入的机构，“我们决定是否

可以进来。”“如果那时候租金涨到5块，那我们为七星集团

拍胸脯保证就值这么多。钱他们去赚，但要给我们优惠。”

亲身参与798改造规划的费菁认为，艺术家们这样的想法有着

实际的困难。“这可能会让后来者觉得不公平。”不过她说

，其实管理部门可以想别的办法给这些“老人儿”一些补贴

。“我说艺术家有价值的道理他们是明白的。到了真正谈租

金了，我觉得是不能抵御住这个诱惑的。”费菁说。“如果

这样下去，房租越来越高，艺术家和艺术机构跟物业之间根

本没有对话机制，我们是孙子，物业是爷爷。艺术家和机构

一点点撤离，那798就不是798啦。(我们)这些灵魂人物因为房

租都走了，那谁还来啊。”郝光为他们这批元老级艺术家抱

屈，说到这，他拍了桌子，“我这条街上的画廊前两天又走

了几家。”在费菁为798做规划的沟通会上，她感觉到，七星

集团对于大型商业机构的进驻是持欢迎态度的。“我觉得他

们没有看到艺术家的价值，他们觉得大的公司进来能挣钱挺

好的，他们也没想到艺术家会跑了。他们觉得艺术家跑了也



没跑几个钱，我只要把有钱人抓住不就完了吗。” 798的未

来798艺术家和物业的关系，似乎也应验了合作的两方“颠扑

不破”的一个规律只能共患难无法共富贵。而且，现在的798

已非当年的798。实际上，这里更应该叫做艺术品贩卖区。郝

光对这里的定义是“世界最大的中国当代艺术品集散地”。

随着从自发到有管理的变化，798就已经从尊重艺术变为尊重

资本。而资本没有义务为艺术家打造乌托邦。郝光作为艺术

家为798的未来担忧，是艺术家的本能；而七星集团想让这片

园区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符合商人的逻辑。两条逻

辑都保持着自己的正确线路，只是难有交集。其实，缓解两

边的矛盾也并非完全无计可施。对此费菁曾对七星集团提出

建议：凡是在园区内进行商业开发的开发商如果可以提供一

些非营利的艺术空间或者公共设施，就对其奖励一些容积率

，既能让其赢利又可以保证艺术空间不受损失。另外她还列

出了一系列可以进驻798园区的商家类型，其中绝大部分与艺

术相关，以此为标准设立准入制度。不过她承认方案与实际

运作之间仍有距离，“我们做规划只能用这样的方式，不可

能直接对租金提要求。”费菁说。在艺术家的呼吁下，七星

集团似乎也在做着权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对记者说，“798

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将通过规范艺术区准入制度，清退与

艺术区发展方向不符，对艺术区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机

构；通过各种相关政策，对有价值、有特色的中小艺术机构

和艺术家工作室进行有效保护。”但最终结果如何目前不得

而知。一成不变只是一种理想。就像费菁所说，“798最终是

一个艺术区还是一个商业区是和城市的变化相关的。只要它

是一个好的城市地区就是好的。只希望它不要变成没有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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